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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先生二三事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就是周有光先生的学生了。1962 年，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大

学中文系讲授《汉字改革概论》的课程，当时我已经从理科转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对于周

先生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上课，我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第一排，认真学习周先生

的课程。周先生的课程深入浅出，他讲课时谈笑风生，常常通过各种实例来论述汉字改革的

原理。我特别喜欢周先生讲课的语言，他的讲话朴实自然，娓娓动听，犹如天上的行云，山

中的清泉，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向周先生请教各种问题，他的

解释言简意赅，趣味盎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裘锡圭先生做他的助教，他对周有

光先生非常钦佩，课余时常常给我们进一步阐述周先生的思想，40 多年过去，裘锡圭先生

已经成为中国文字学的卓然大家了，可见当时周有光先生的课程影响之深。 
1964 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到云南边疆当

了中学的物理教员，从北京老同学来的电话中，我知道周有光先生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

校去劳动了，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很为周先生的健康担心。可是我不知道周先生的确切地址，

无法通信。 
文革浩劫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改行学习自然科学，从云南回到北京，通过考试

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不久公派到法国格勒诺布尔理科医科大学应用数

学研究所留学，1981 年回国之后，我立刻就和语言所的一个朋友去看望阔别了将近 20 年的

周有光先生。当时周有光先生住在北京沙滩的文改会宿舍，这是过去北京大学教师住的老式

平房，已经很陈旧了。我们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地响起来。我们说，像周有光先生这样

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没有想到住房条件还这样差。周先生笑着说：“地板不好没有关系，

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地板正好可以当作我家的门铃来用。有什么不好的

呢？”周先生诙谐的回答，说得大家都笑了。我看到周先生红光满面，眼病也好了，而且心

情这样地乐观，蜗居陋巷而不以为苦，非常钦佩周先生这种乐天安命的精神。1984 年，周

先生迁入后拐棒胡同，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5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我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计算中心

调到了当时的国家语委语用所，重新回到了语言学的队伍，成为了周先生的同事，我全家也

迁到后拐棒胡同，和周先生住在一个大院中，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经常向周先生请教

问题，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逢年过节，周先生总是喜欢从他住的一单元三楼到我家里聊天，

我家住在二单元五楼，为了来我家，周先生要从三楼下来，再爬上我家住的五楼。每当周先

生来到我家，我都对他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再爬楼了，下一次请打电话叫我，让我到先生

家去聊天。可是周先生总是说：“上楼下楼，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 
由于是邻居，有空时我常常到周先生家做客。周先生的夫人张允和女士精通昆曲，她不

仅能唱，还能表演，她 80 多岁了，还在家里给我表演如何甩水袖，做功极优美，动作轻盈

动人，她还给我表演过昆曲中的丑丫头，手指的动作就像一个年轻人，一点看不出 80 多岁

老人的样子。允和女士还给我讲过他和周先生年轻时的恋爱故事。当时周先生给允和女士写

了一封表示爱情的信，允和女士给他的回信只写了一个字：“允”。这个“允”字既是她自己

的落名，又表示了同意，语义双关，令人叫绝。允和女士对我说，这是一封只有一个字的书

信。我觉得她真是绝顶聪明的人。周师母很有文才，文学极好，她还编写了一份叫做《水》

的家庭刊物，在亲友中传阅。我觉得周先生和周师母都是非常风趣的人，这是他们长寿的一



个重要原因吧。 
许嘉璐先生担任语用所的所长之后，主编一套《语言文字应用丛书》，他要我为丛书写

一本《应用语言学综论》，嘉璐对我说：“志伟，你懂的外语多，对于国外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情况比较清楚，写《应用语言学综论》，就要给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搭一个架子，描画出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的轮廓。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是搞自然语言处理的，对于应用

语言学的整个学科体系所知不多，嘉璐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可是我推脱不了，只好硬着头皮，

坐下来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开始思考应用语言学的总体构架。 
应用语言学包括的领域很广泛，有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信息处理、词典编纂、语

言翻译、国际语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风格学、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病

理语言学、广告语言学、术语学、人名学、地名学、速记学、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广播电视

语言研究、作家作品语言研究、体态语研究、盲文研究、语言侦破研究等等，在这众多的领

域中，怎样勾画出应用语言学的大致轮廓，搭建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构架，我感到很茫然。带

着这样的问题我去请教周先生，周先生很谦虚，他对我说，“谈不上请教，我们讨论吧！”于

是，我们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周先生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对于国内外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情况了如指掌，经过周先生的指点，我认识到，尽管应用语言学涉及的领

域如此纷繁，但是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律对待，而应该分清主次，把这门学科的重点放

在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信息处理三个方面。周先生把这三个方面叫做“应用语言学的

三大应用”。他说，这个问题他早在 1992 年就考虑成熟了，他建议我读一读他在 1992 年发

表在《语言文字应用》创刊号上的文章。后来我仔细地阅读了周先生的这篇文章，根据周先

生的意见，我在《应用语言学综论》中，对于应用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各个部分做了如下的安

排：如果把应用语言学比做一个大厦，那么，可以把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语言信息处理作

为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厦的三大支柱，而其他的各个分支学科作为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厦的次要

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便突出了重点，分清了主次，当代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框架也就清晰地

浮现出来了。周先生关于“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的远见卓识，使我豁然开朗，我的茫然

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不禁想起了郑板桥的名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我们做研究工作，应该像三秋的树木那样“删繁就简”，像二月的鲜花那样“领异标新”。周

有光先生这种“删繁就简”和“领异标新”的高超本领，令我非常佩服。 
在语言学的诸多应用中，语言翻译和词典编纂这样的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周先

生没有把它们包含到应用语言学的“三大应用”之中呢？我想，这是因为语言翻译和词典编

纂这样的领域，早已独立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之外，成为能够创造财富的很大的产业了。语

言翻译有像翻译公司这样的产业，词典编纂有像辞书出版社这样的产业，应用语言学已经包

容不下这样大的产业了。当然，在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仍然应该注意语言翻译和词典

编纂，绝对不可以忽视它们。我想，对于这样的复杂问题，周先生在提出“应用语言学的三

大应用”时，早就考虑得很透彻了。所以，他没有提“五大应用”，而提“三大应用”。这是

卓有见地的。 
1999 年 9 月，我应邀到德国特里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0 年初，我参加了一个关于

多语种互联网的国际会议，在与各国代表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到：中文要在国际互联网占有

相称的地位，前提条件是利用拼音。利用拼音必须分词连写，使计算机知道汉字文本的词的

界分在哪里，否则一系列重要的技术问题都难于解决。于是，我写信给周先生。周先生立即

给我回信。在回信中，周先生亲切地称呼我为“同志”，他说：我称呼您“同志”，是因为我

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这封信阐述了周先生关于中文

分词书写的思想，非常重要。这里我照录如下。 

志伟同志：  

我称呼您“同志”，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  



我多次说过：汉字文本虽然不分词，可是阅读的时候，必须在心中默默分词，这叫做“分

词连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读成“中‖

华人‖民共‖和国”。阅读的时候，如果心中的分词错了，自己就看不懂文章的意思，因为

我们的语言是用词作为表达意思的单位的。     

大约 10 年前，陈力为先生也曾经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空格，可是响应的人非常少。 

汉语分词，实际包含两个问题：(1)汉字文本，(2)拼音文本。 

拼音的分词，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拼音标题上，原来已经实行，写成“XINWEN 

LIANBO”。但是，近来在反对拼音，更反对分词的潮流中，又恢复了按照字（音节）分写的

方式。可笑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旧标题没有改，而新标题改成 “XIN WEN LIAN BO”。在

几秒钟之内，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在同一个电视台出现。  

在 50 年代，我和倪海曙、郑之东等同志，尝试汉语文本分词书写，词之间空格，曾经

排印过两个小册子，作为试验。大家看了说：不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 (1)汉语文本里有

许多单音节词，空格使人以为是排版稀疏。 (2)汉语书面语往往是文言和白话夹杂，一会儿

写单音节的文言词，一会儿又写双音节的白话词，发生混乱。  

  我得到的理解是：分词要从拼音做起，还要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如果在小学的拼音教学

中，拼音一概分词书写，形成习惯，就能够事半功倍。听说现在小学正在减少拼音的学习时

间，反对拼音分词书写，理由是拼音不是文字。  

我在 10 多年前，请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资助方世增同志进行“分词注音”的软件研究，

获得成功。只要有汉字软盘文本，就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在电脑上自动打印出汉字和拼音对照

的文本，一行汉字，一行拼音，分词书写，同时标记声调，错误率在 5%左右。1万汉字的文

本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够完成注音和打印。很可惜，这个软件没有得到利用，因为没有出版社

愿意出拼音读物。  

我想，提倡中文分词，最好首先提倡拼音分词书写。有一个小故事：北京王府井的中国

工商银行大门外，10 年前有拼音名称： 

“ZHONGGUOGONGSHANGYINHANG” 

我劝他们改成分词书写，他们说没有这笔经费。敬祝  

研祺！  

周有光  

2000-02-18 

 



周先生在这封信中全面地说明了他对于中文分词书写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今天仍然有指

导意义。特别是他提出“分词要从拼音做起”的主张，是他长期调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

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为了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知识，最近我和新加坡学者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汉语教

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由新加坡时代出版社出版。周先生非常支持这本书的出版，特别为

我们写了如下的题词：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周有光 2005-02-26 时

年 100 岁”。 

 这个题词不仅反映了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对于推广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关切，还表示了他

对于语言、文字和教育的深刻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为了纪念周有光先生 100 岁生日，我把他的亲笔题词附在这里，使大家能够共享周有光

先生的聪明和智慧。 

 

 


